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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守仁 　 羊与羊毛学专家 。 １９３４ 年 ３
月 ２１ 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 。 １９５５ 年毕业于
南京农学院 。 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 。 长期从
事绵羊育种和牧业工程科技研究 。 创立绵羊
“血亲级进育种法” ，打破了传统育种方法中血
亲近交的禁区 ，培育出适应性强 、体大 、毛产量
高的军垦细毛羊 。提出建系新理论 ，率先采用血
清转蛋白 、基因定位和两月龄羔羊特殊培育等方
法 ，育成 ５个新品系 。独创品种品系齐育共进的
育种配套技术 ，育成中国美利奴（军垦型）细毛
羊 。两次主持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 ——— 中
美羊和 U 系羊繁育与基地建设 ，创建了独具我
国特色的科 、教 、牧结合 ，育种 、繁育 、商品生产一
体化的繁育工程体系 。组建 ２８个团场联合的产
业化绵羊胚胎公司 ，为 ２５个省区提供种羊 １２万
余只 。主持国家“北羊南移”工程 ，在浙 、滇 、川 、
鄂 、赣五省山区建立了细毛羊生产模式示范区 ，
攻克了国毛净毛率低 、纤维匀度差等北方无法
解决的难题 ，促进了区域生态 、资源利用和农民
致富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２ 项 ，省部级
奖励多项 。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在成长的路上

我出生在江苏靖江孤山镇 ，父亲在苏州市
苏纶纺织厂当总工程师 。 在这个小镇里 ，我们

的家境算是不错的 。在家中 ，我是独子 ，排行第
四 ，上有三个姐姐 ，下有三个妹妹 ，一大家人在
母亲的操持下生活得有条不紊 。 在孩提的记忆
里 ，最让人快乐的是全家吃西瓜 。夏日的傍晚 ，
母亲会把一个西瓜按人数均匀地切成一牙牙 ，
端到院子中央 ，“吃西瓜了” ——— 听到母亲的亲
切的呼唤 ，我和姐姐妹妹们便蜂拥到妈妈的身
边 ，每人分得自己应得的一块 ，一牙西瓜很快就
吃完了 ，我并不能因为是唯一的男孩而得到特
殊的待遇 ，但同样感到十分满足 。到今天 ，西瓜
吃了不知多少了 ，但总也找不到当日那种清甜
如蜜的感觉 。 母亲的勤俭和公平的品德 ，深深
地烙在我的心中 ，大家都是平等的 ，什么时候你
也不能特殊 ，生活是艰难的 ，什么时候都应该精
打细算 。 母亲离开我几十年了 ，每想到她 ，我就
不敢有半点妄自尊大和大手大脚的想法 。 长大
一些 ，父亲接我们到苏州城内 ，以便让我们接受
较好一些的学校教育 。 父亲是一位很重事业的
人 ，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，“慈母严父”的中国传统
家庭文化把我们管教成人 。

在苏州念完了小学 、中学后便面临考大学
和对职业的选择 。 当时的就学和择业没有像今
天这样让学生和家长如临战场的感觉 ，没有那
种一生成败在此一举的味道 。 一个偶然的机
会 ，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家中 ，说英国开采煤矿主
要用马从井下往外拉煤 ，中国将来矿业的发展
也会大量地用马当运输工具 。这个可能很不准
确的信息使我作出了报考畜牧专业的决定 ：学
养马 ，将来好为矿业服务 。 父亲对我的选择并
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。 他认为 ，只要能把事情
做好 ，选择什么专业并不最重要 。 当时的家长
对孩子们未来设计的干预比今天的情况是显得

宽松得多了 。 １９５１ 年 ，我考入了浙江大学畜牧
兽医系 。 大学的学习 ，比中学时自觉认真了许
多 ，成绩在班上一直靠前 ，还当过班长 。 后来浙
大畜牧系并入了南京农业大学 ，我又成了南农
大的学生 。浙大和南农的老师都很有学问 ，很
有水平 。 记得当时的系主任叫余振镛老师 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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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美的 ，据说他曾任过晚清政府渔政司司长 ，后
弃官从教 。 这位老先生教书很认真 ，不仅向学
生传授知识 ，还注重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 。 他
给我上的终生难忘的一课是 ，他带我们到奶牛
场实习 ，奶牛排的粪便是稀的 ，拉下来稀里哗啦
一大片 ，在场的同学都不由自主地往后躲 ，怕牛
粪溅到自已身上 。 老先生不紧不慢地说 ，搞畜
牧的 ，还能怕牛粪吗 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，什么
时候你们闻着牛粪是香的时候 ，就是你们走向
成功的起点 。 余老师的这句话对我的震动很
大 ，在后来的中国美利奴羊的育种攻关时刻 ，每
当在冰天雪地的毡房里 ，将刚出生的湿漉漉的
小羊羔裹在棉衣贴在怀中时 ，就会不由自主地
想起老师当日说的这些话 。

１９５５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 ，母亲当然希
望她唯一的儿子留在身边 ，我也想在苏杭一带
从小就习惯的环境中生活 。 我把母亲和自己的
想法告诉父亲 ，父亲沉吟了半晌说 ，学畜牧专
业 ，在城市里能搞出什么名堂 ？ 我看还是哪里
有草哪里有畜就去那里为好 。 父亲的话 ，定下
了我到大西北工作的决心 ，于是毅然报名到新
疆 ，当然很快就得到组织的批准 。

我告别了父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姐妹们 ，告
别了风光如画的江南胜地到了新疆 ，最终落定
在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紫泥泉种羊场 ，
不是养马而是养羊 ，一干就是一辈子 ，光在紫泥
泉就待了 ３０多年 。 当时的新疆十分落后 ，生产
可以说还是半原始的状态 ，而建设兵团几乎是
从无到有 ，一切都凭双手去自力更生 ，生活和工
作的条件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，住的是
地窝子 ，吃的是苞谷杂粮 ，眼见的是天山雪原 ，
相伴的是羊群草地还有就是操着不同口音和语

言的各族牧工 ，心里要说好受那是假的 ，所幸还
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 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组

织 ，它既像军队又不是军队 ，成员来自四面八
方 ，有解放军进疆部队的指战员 ，有国民党起义
部队的官兵 ，有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 ，有全国各

地支援边疆建设的中青年和知识人士 ，还有当
地各民族的群众 ，大家在“屯垦戍边”的旗帜下
以军队的组织形式组成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

创业的集体 ，既有军队式的号令和纪律 ，又有民
间的习俗与温情 ，个人的欲望很少 ，集体的观念
很强 ，还真有一种朴素的共产主义精神 。 很快
我也就融入这个社会之中了 。当时种羊场的场
长叫陈永福 ，是起义军人 ，他出身黄埔 ，转业后
就搞畜牧 ，在养羊上很有一套 。 他很看重我这
个刚入世的大学生 ，只要有机会他总要把我带
在身边 。 有一天得到消息 ，山里的羊群中产下
了一只毛很细的羊羔 ，老场长硬是要我一道连
夜骑马顶风冒雪跑几十里路赶到现场察看 ，其
实早一天晚一天都是无所谓的事 ，也许他正是
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一个年青人对事业的责任

心呢 。
在紫泥泉 ，我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 、书本上

所学不到的东西 。 有很多优秀的牧工 ，他们在
工作中认真负责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用多说 ，
就凭他们长期放牧的经验就是一座宝库 ，只要
你肯用心 ，从中就可以挖掘出丰富的宝藏来 。
红石沟和二道沟都有羊群 ，在我看来红石沟的
比二道沟的羊好 ，而哈萨克族牧工哈赛因的判
断与我相反 ，当时我还有些不服气 ，到产羔的时
候 ，二道沟的羔子果然比红石沟的强壮且成活
率高 ，原因是二道沟长的是蒿草 ，看着稀疏但所
含的蛋白质及干物质多 ，母羊吃了给产羔带来
了“后劲” 。 哈赛因说不出缘由 ，却能从经验里
预知结果 。还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教育 。 我们
培育出了新的杂交二代 ，死亡率却高达 ５０ ％ 以
上 ，想了不少办法 ，就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
令人心痛的局面 。 哈赛因又向我说 ，羊羔活不
了 ，是你们违背了天意 ，冬天产羔 ，天寒地冻 ，母
羊的饲料不足 ，羔羊身上皮薄无毛 ，不死才是怪
事 。 他提议改为春季产羔 ，我采纳了他的意见 ，
果然这一招十分灵验 ，成活率一下子提高到
９８ ％ 。 哈赛因说的“天意”是什么 ，不就是我们
常言的客观规律吗 ？主观的愿望要符合客观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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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，这是改造世界的基本原则 ，哈赛因没有学过
哲学 ，但从实践中悟出了“天意”之说 。

在长期的自然科学实践中 ，运用一点哲学
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。 记得当
时学习毛主席的“实践论”和“矛盾论” ，抓主要
矛盾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，其他人主要是用在搞
阶级斗争上 ，但我把它用到了绵羊育种上 。 育
种到了某一阶段 ，会出现一种停滞 ，理想的后代
出不来 ，问题很多 ，怎样才能实现突破 ？ 我尝试
用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问题 ，
主要矛盾是要控制遗传及其变异 ，而控制遗传
变异的种羊中的公羊就应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

面 ，有了好的种公羊 ，繁殖后代的数量和质量便
有了基本的保证 ，可选择的余地便增加了 。 沿
着这一思路 ，我在小群培育的基础上选出最好
的公羔 ，并用从牧工听到的一个羔子吃两个妈
妈的奶的故事主动设计成“两母带一羔”的方案
对优秀公羔进行特殊培育 ，效果马上显现 ，四个
月的公羔比妈妈还高出来一头 。有了这样的种
公羊 ，当然就可以迅速繁衍出更多更好的后代 ，
公羊体格硕大 、魁伟雄壮 ，母羊体大毛多 、整齐
划一 。 我们的工作得到认可 ，很多外省的人跑
来参观 ，在当时言必称阶级斗争胜利成果的年
代里 ，内蒙革命委员会的一位领导看了我们的
羊后 ，竟感叹不已地说“科学还是科学啊” ，还说

“这样的羊不长毛也是好羊” 。
现在人们谈金钱的多了谈学用哲学的少

了 。 哲学是个好东西 ，它毕竟是前人总结出来
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，它能使人变得聪明
一些 ，可以使我们在工作中少走些弯路 ，难怪黑
格尔在他的枟逻辑学枠中说 ：“方法是任何事物所
不能抗拒的 、最高的 、无限的力量” 。 黑格尔把
世界总结成方法 ，对不对 ，我不是搞哲学的 ，说
不清楚 ，但从我长期科研实践中体会到 ，涉猎一
些哲学思想大有裨益 ，有时候会让人在四处碰
壁中寻找到一片豁然开朗的天地 。

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自己的努力 ，也离不
开环境 ，包括家庭 、学校 、社会的影响与熏陶 ，机
会就是在这种多种力量的综合中形成的 。 我曾
不只一次地说过 ，之所以我在绵羊育种中做出
了一些成绩 ，这决不可算作个人的功劳 ，如果没
有组织的培养 ，没有同仁们鼎力的支持 ，没有兵
团自力更生 、艰苦奋斗精神的冶炼 ，没有各族牧
工含辛茹苦的劳动和他们给我的丰富的工作灵

感 ，我是永远也做不出今天的成绩的 。 我特别
感谢和怀念父母对我的养育 ，母校师长们对我
的教诲 ，感谢和怀念那些曾与我朝夕相处 、同甘
共苦的各族朋友 ，是他们铺就了我通往成功的
道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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